
在岁月的长河中，有些记忆如同

陈年美酒，越品越有味儿。

1989 年 11 月至 1993 年 5 月，我在

郏县任县委书记，其间开发出了东坡

酒，既是对东坡文化的传承，也是对郏

县产业转型、经济发展的积极探索。

郏县是千年古县，物华天宝，人

杰地灵，文化底蕴深厚，也是宋代大

文豪苏东坡的长眠之地。1102年闰六

月二十日，在其弟苏辙的主持下，苏

轼夫妇被安葬在钧台乡上瑞里村（今

郏县茨芭镇苏坟寺村东南隅）。

苏东坡的一生，不仅有大量诗文

传世，更与酒结下不解之缘。

据 粗 略 统 计 ，在 苏 东 坡 的 诗 词

中，酒出现了九十多次。他的名篇

《念奴娇·大江东去》《赤壁赋》《水调

歌头·明月几时有》都是酒后所作。

“ 使 我 有 名 全 是 酒 ，从 他 作 病 且 忘

忧 ”，可以看出他与酒的缘分之深、

喜爱之诚。

苏东坡不仅善于咏酒，而且喜欢

自己动手酿酒，在黄州酿密酒，在定

州酿中山松醪，在惠州酿桂酒、真一

酒。随着酿酒技术的不断提高，从

实践到理论，他又总结出《密酒歌并

叙》《东坡酒经》《记授真一酒法》，把

酿酒过程和方法讲得非常详细，完全

成了一位行家里手，且越到晚年越得

心应手。

“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

其名。”酒后之作传颂千古者并不少，

但爱酒懂酒又酿酒之人首推苏东坡，

正如林语堂评价他：“一个无可救药

的乐天派，造酒试验家、酒仙”“提起

苏东坡，中国人总会亲切而温暖地会

心一笑”。

1991年 8月 7日下午，我主持召开

郏县四大班子领导联席会议，传达贯

彻市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联系实

际，研究如何加快郏县经济发展。郏

县是个传统农业县，种植的烟叶、饲

养的红牛名扬全国，但由于历史原

因，经济结构不合理，工业基础薄弱，

财政收入来源单一，80%靠烟叶税收

入。按照“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

不活”的发展思路，我提出郏县要走

“强农重工、开发资源、加工增值、科

技兴县”的发展路子，一手抓烟叶，一

手抓工业。具体到工业，一项重要工

作就是新建一个酒厂。

时任县长周权生、组织部长刘福

文、副县长张东海都是从宝丰调过来

的，他们积极联系宝丰酒厂总调酒师

邢明月前来指导，县计委迅速批了立

项报告，办理了相关手续。县财政在

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拨出资金 30 万元

（实际投资 43.6 万元），计划第一期年

产白酒 500 吨，酒厂企业性质为轻工

局下属集体企业，抽调原县印刷厂副

厂长刘东甫负责筹建（也是首任厂

长）。厂址原定在大李庄乡（现为广

阔天地乡）停办的县氨水厂，后经过

考察论证认为不妥，又改在郏景路与

洛界公路交叉口西北角县自来水厂

东隔壁，占地 11.4 亩，这里水质优良，

适宜酿酒。1992 年 3 月，酒厂破土动

工，1992 年 10 月建成投产，共有员工

90人，一半是从土地庙农场及土地庙

村青年中招收的，当时主要考虑该农

场刚刚解决归属问题（原来归许昌

市），待业青年较多的实际情况。在此

期间，我曾多次到厂调研，帮助解决遇

到的困难和问题，并给酒厂定名为东

坡酒厂（曾经暂叫郏县酒厂），商标注

册为东坡台，初期主要生产东坡特制

粮液，有 36°、38°、41°、48°、52°

等清香型白酒，聘请邢明月为总工程

师，聘请宝丰酒厂车间主任朱革新为

车间主任，主抓生产，建有20个水泥发

酵池和400个大缸进行曲糟发酵。

1995 年秋，东坡酒厂将 5 瓶 48°

东坡特制粮液交给邢明月，他对产品

进行编号、标注度数，不显示地址和

厂名，寄往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召开的

万国博览会。没想到，48°东坡特制

粮液被评为国际金奖。由于质优价

廉，包装也时尚，东坡特制粮液很快

打 开 了 销 路 ，主 要 销 往 平 顶 山 、许

昌、洛阳等地的广大农村，赢得了不

错的口碑。

我是个“苏粉”，从小就对三苏非

常崇拜，学生时代就喜欢读他们的诗

文。在郏县工作期间，为进一步弘扬

三苏文化，我们把改造后的郏县县城

东关大街命名为东坡大道，开发建设

的商贸市场命名为东坡市场，郏县宾

馆接待客人喝东坡酒、吃东坡肘子，

还举办三苏文化节，召开三苏座谈

会，游览三苏园，举办以三苏诗词为

主要内容的书法大赛等活动，让更多

的人感受三苏文化的力量。

如今 30多年过去了，东坡酒厂早

已改制为民营的东坡酒业集团，在激

烈的市场竞争中砥砺前行，开发出了

酱香型、浓香型以及清香型的荞麦

酒、保健酒等系列产品，经几次扩建，

产量也大幅提高，酒的品质不断提

升，让更多的人品味到这份来自郏县

的美酒文化魅力。

岁月悠悠，时光荏苒。我调离郏

县已 30 多年，想起那段美好的日子，

我都会为当年的决策感到自豪。东

坡酒不仅见证了郏县的发展变迁，也

承载了我的青春与梦想，它是我与当

时班子的同事们和郏县人民共同努

力的结晶，也是我们对东坡文化的一

种致敬。每当端起酒杯，品尝那醇厚

柔顺、口感圆润、带着一丝浓郁香气

的东坡酒，更加敬仰苏东坡那豁达、

超然、浪漫、豪迈、洒脱的品格，以及

他那“一蓑烟雨任平生”的超脱胸襟

和“也无风雨也无情”的乐观旷达生

活态度。

东坡酒，我与郏县的一段难忘回忆
◇ 高德领

初遇“小八路”是 1948年初，八路

军进驻我村，休整三天，后来据说是

刘 邓 大 军 一 支 野 战 军 从 宝 丰 下 来

的。战士们放下背包就帮着乡亲们

挑水扫地，打开地主粮仓，给村民分

粮，大家都觉得八路军真是大救星。

一部分八路军住在我家的空院子

里，我奶奶帮忙做饭。有个“小八路”

看我饿得溜着锅台转，就喊我：“小朋

友，给你个馍吃。”还问我：“你父亲

呢？”我说，在地里干活呢。随即，他

用温暖的手拉着我出村，说：“村口有

岗哨，这么晚了，你父亲怕是不敢回

村了吧。”一边走，他一边安慰我，一

路上讲了好多话，直到看到我父亲，

便急忙热情地把我父亲接回家。接

下来的那几天，他给我讲了许多打倒

土豪劣绅、打倒反动派，让穷苦人当

家做主、过上好日子的革命故事。

八路军称呼他为“小山东”，乡亲

们称呼他为“小八路”。短短三天，我

俩就熟识了。当时我十一岁，他比我

大两三岁，他喊我“小朋友”，有时候

叫我“小弟弟”。有一天，我有点不好

意思地跟他说，我叫贾自超，也跟你

们去参军吧，我也想当个“小八路”。

他说，你还小，过几年长大点儿再去

找我，我等着你，我叫邵玉良。

此后，我连做梦都盼望着参军。

1951年，我想报名参加抗美援朝，

因年龄尚小，也没能去成。

转眼到了 1955年，国家实行义务

兵役制度，我终于如愿地报了名，参

加了第一批义务兵，成为一名光荣的

解放军战士，心中非常激动。到部队

后，我刻苦学习、积极工作，多次立功

受奖，还入了党、提了干。

再遇“小八路”是在 1973年冬。

一天，一支部队拉练时路过我们

兵站，我突然听到有人喊“邵政委”。

听到“邵”字，我猛一激灵，脑海里突

然闪现出当年的“小八路”——“邵政

委”莫非就是当年的邵玉良？

我试着喊了一声：“首长，您是

1948年打漯河住我家院子的那个‘小

八路’吗？”

他打量了我一阵，惊喜道：“哎

呀，小老弟是你呀。时间虽久，记忆

犹新，住你家的时候，准备攻打郾城，

解放漯河，当时乡亲们不了解共产党、

八路军的政策，处处躲着我们，很难开

展工作。在我们开拔东进时，找个引路

的都难，没人敢去。后来，还是你父亲

带路，非常感谢你们一家人……”

随后，他又讲了很多革命故事，

在枪林弹雨中经历了数不清的战役，

全身上下多处受伤……当他问我“全

家都好吗？爷爷奶奶康健吗？”时，我

早已是泪眼模糊，哽咽着说：“爷爷奶

奶早已过世。”邵政委沉默了好一阵

子。

后来，我向他汇报了自己的参军

经历：来到祖国边境线，不怕风雪严

寒，昼夜站岗，巡逻执勤，还清剿过

土匪，抓过特务，抢险救灾，一直在

一线……

如今，祖国方方面面都在高质量

发展，人民生活愈加幸福，我们的国

防事业日益巩固。此时此刻，我想知

道：邵政委，您在哪里？回想那日在

兵站通宵交谈，分别后再无音信，真

想跟您再坐坐，叙叙过去，聊聊现在，

却不知您现在身在何方。

天涯海角都寻遍，常忆老相识，

长歌怀采薇，回首当年“小八路”，我

生之辈掬金辉。

想念当年“小八路”
◇ 贾自超

春日和暖，户外晨跑的人渐渐多

了。清晨出门，一路上能遇到好几个

朝气蓬勃的跑者。他们面色红润、精

神饱满，踏着有节奏的步伐，从我身

边疾风一般跑过。这样的邂逅，就像

是与春天打了个照面，激起了我内心

深处的向往。

很久没有运动的我，髀肉渐生，

无精打采，像是一株枯蔫的植物，渴

望那些跑步人身上的能量和活力。

于是，犹豫了几天后，我做出了跑进

春天的决定。初跑那日，我起了个大

早，在家做好热身运动，就穿上运动

鞋出门了。晨曦渐露，气温正好，空

气里还残留着昨夜雨水的清润，像

是春天在招手，欢迎我加入晨跑的

队伍。

戴上耳机，在运动软件上设置好

30分钟的跑步时长，我就踌躇满志地

开跑了。一开始，在信念的驱使下，

我迈开腿、往前冲，享受春风拂面的

感觉。可是，好景不长，狂奔一分钟

后，我就跑不动了。我大喘粗气，心

脏怦怦猛跳，五脏六腑绞在一起，腿

灌了铅，脚生了根，浑身上下都不舒

服。脑中响起一道轻轻的询问：“要

不还是算了吧？”

内心挣扎的时候，我放慢了脚

步，周围的风景映入眼中：健身步道

蜿蜒伸向远方，茸茸绿草一路铺陈，

直到看不见的终点；河畔的白鹭被人

惊 扰 ，展 开 素 白 的 双 翼 ，轻 盈 飞 远

了。此时，恰好有一位老年跑者从我

身边跑过，许是注意到我的痛苦状

态 ，特 意 扭 过 头 ，送 上 了 温 和 的 笑

容。草在新生，鸟在飞翔，人在奔跑，

他们构成了一道“向前”的呼声，仿佛

是春天在对我大声呼喊“加油”。

在春天的鼓励下，我的脚步未

停，哪怕再慢，也在向前跑动着。熬

过了痛苦的阶段，腿脚的疼痛消弭

了，身体的不适淡去了，头脑越发清

明起来。渐入佳境的我，开始边跑边

欣赏清晨的春景：曦光洒落金线，将

柳枝、春花、春草、鸟雀和撒欢的宠物

都笼罩在灿烂和温暖中。而跑进阳

光里的我，好像也从中汲取了能量，

顺利完成了 30分钟的晨跑。

休息一天后，我又开始了再一

次的晨跑，同样在春天的鼓舞下跑

完了 30 分钟的路程。之后，我保持

着跑一休一的节奏，算下来已经跑

了近两个月。如今，我速度提升，各

种不适感消失，身体线条渐渐有了

轮廓，精神状态也有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

朋友看见我的改变，问我是不是

去了健身房，想打听那位健身教练的

信息。我笑着告诉她，我的健身教练

是春天。

我的健身教练是春天
◇ 王缘

著名诗人余光中曾说，诺贝尔文学奖

是“死亡之吻”。他认为获诺奖之后的作

家，大都止步不前，再也写不出好作品，并

揶揄一些诺奖作品，就算是“畅销”却不能

“畅读”。

畅，畅通，没有阻碍。畅销，即卖得很

好、很快、很多。一本书能否畅销，主要取

决于三个因素：一是书的质量确实好，思想

性与艺术性俱佳，因而实至名归，洛阳纸

贵；二是因为作者和出版商精心包装，高明

炒作，大做广告，强势推销，人为造成轰动

效应；三是因为书籍获奖而名气大涨，许多

读者慕名而买，掀起销售高潮。特别说明

问题的是，有些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品在

获奖前默默无闻，很少有人问津，销量自然

也极其可怜。可一旦中了诺奖，立刻就变

成了炙手可热的畅销书，书商连夜加印，第

一时间推向市场，读者和文学爱好者则出

于猎奇和崇拜心理，趋之若鹜，都要买一本

先睹为快，至于读不读、能不能读下去，那

就另当别论了。

我自己就是这样，每年的诺贝尔文学

奖颁布之后，我都会立即买一本回来，有

的读起来很有味道，意蕴厚重，确属上乘

之作，可以一口气读完，也就是所谓畅读；

也有的读几页便味同嚼蜡，磕磕绊绊，行

文艰涩，缺乏新意，实在是读不下去，那就

只好将书束之高阁，再不理会。拜拜了您

呢！

可见，畅销与畅读并不是一回事。畅

销书不一定畅读，畅读书也不一定畅销。

一本有价值的好书，至少要具备这两个特

征：既畅销又畅读。畅读是畅销的前提，畅

销是畅读的结果。如中国的《平凡的世

界》《活着》，美国的《人性的弱点》《飘》，英

国的《哈利·波特》，日本的《1Q84》《伊豆的

舞女》等，都是既畅销又畅读的佳作，拥有

大量读者。

当然，如果再提高一点标准，畅销与畅

读之外，最好还要能“畅传”，即能无阻碍地

流传下去，成为传世之作。具备了这三条，

就是妥妥的名著，肯定会在历史上占有一

席之地，成为人们的宝贵精神食粮。如司

马迁的《史记》，首先是畅读，许多篇章都写

得文采飞扬，生动形象，让人读起来废寝忘

食，手不释卷；其次是畅销，《史记》问世两

千多年了，一直卖得不错，不知再版了多少

回，印刷了多少册，至今不衰；三是畅传，太

史公想要“藏之名山，传之其人”，把著作藏

在名山，传给志趣相投的人，可是他没想到

后世居然有那么多与他志趣相投的人，于

是一代又一代流传下来。

凡事都有例外，也有不能畅读的世界

名著，如《尤利西斯》《追忆似水年华》，名气

很大，名头很响，但读起来十分费劲，能坚

持读完的人少之又少，这样的书之所以成

名，自然有其道理，或许与独特写作流派有

关。但依我管见，一本书如不能畅读、畅

销，没有受众，畅传自然就是一句空话，被

冷落、抛弃、打入另册，那也是早晚的事。

畅销与畅读
◇ 陈鲁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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